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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农历九月廿九。一大早，河北省邢台市东部
某县农妇冯荣（化名）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村外一座坟前，点
燃了纸钱⋯⋯
一年前的农历九月廿九 （10月24日），冯荣的丈夫，年

仅39岁的魏华（化名）在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三个
月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2003年7月13日，魏华因患肝炎住进邢台市人民医院。
住院期间，魏华曾输血630毫升（血液由邢台市血站提供）。
输血前，医院曾给他抽血化验，结果表明，他没有感染艾滋
病病毒。7月22日，魏华转到邢台市第二医院继续治疗。几
天后，他又做了一次血液检测，结果表明，他已经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随后，冯荣也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她没有感染。
10月30日，医院拒绝继续治疗，魏华被迫出院。

10月17日，魏华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开始拒绝服药和吃
饭。7天后，他在痛苦中死去。
今年初，冯荣将邢台市人民医院告上法庭，指控该院在输

血中使丈夫感染艾滋病。8月1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邢台
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方三万余元。人民医院以血液是由邢台

市血站提供为由提起了上诉，要求追加血站为被告人。冯荣
的代理律师陈英可表示，他对二审获胜充满信心。
像魏华这样因为输血被感染艾滋病的人，在邢台市并非

只有他一个。
35岁的王为军每天都要哄着7岁的女儿凯佳吃药，因为

女儿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1997年8月1日，王为军的妻子靳昌英在邢台市下属的县

级市沙河市的康泰医院生下女儿凯佳。分娩后，在该院院长
的极力劝说下，靳昌英输入了400毫升血液。3个月后，靳昌英
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且经常感冒，然后就是持续高烧，体温

高达40℃。1999年4月，靳昌英被确诊为艾滋病。5月16日，靳
昌英撇下丈夫和不到两岁的女儿，撒手而去⋯⋯

其后，王为军全家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王为军和9岁的儿
子一切正常，而女儿凯佳则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防疫站的人分
析，靳昌英的感染很可能是输血所致，而凯佳则是通过哺乳被感
染。后经沙河市卫生局调查，康泰医院给靳昌英输的血是该院非
法自采（按照国家规定，医疗机构不得私自采血），而且没有进行
各项病毒检测。

卫生部1995年下发的 《关于血液管理的通
知》 中规定：“必须立即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
测”。1996年、1997年卫生部又多次下发文件，规
定除了供血机构外，禁止任何医院私自采血，所
有医疗用血必须经过严格检测。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邢台市各县

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邢台
市辖区各县很多医院周围都聚拢着一些 “血头”
（专门联络别人卖血，从中抽取好处的人）。遇到
手术需要输血，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此
时，便会有人引导患者家属找到“血头”，由“血
头”联系“献血员”，而医院只化验一下血型，其他
检测根本不做。在巨鹿县医院，患者输400毫升血

要交给医院500元，而献血员只能得到180元，其余被医
院、医生和“血头”瓜分，其他各县情况大同小异。

1998年，李黔冀曾经按照领导要求，独自一人对邢
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掌
握的情况，李黔冀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
爪》，于当年5月20日发表于《河北日报》。1998年底，《燕
赵都市报》的记者也对邢台市的“山西血”问题以及非
法自采血问题展开了调查，并于1999年3月刊发《自采
血：医院公开的秘密》、《跨省贩血触目惊心》等文章，对
邢台市的血液问题进行了连续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
高层的关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云当时即作出批
示，要求调查处理，河北省副省长杨迁也要求对有关问
题进行调查。其后，邢台市纪委对该市的血液问题进行
调查，邢台市卫生系统一些责任人受到处分，血站站长
贾杨? 被停止行使站长职权 （2001年恢复）。1999年6
月，邢台市纪委将此事作为十起大案要案之一向社会
公布，当地媒体曾予以公开报道。

1999年11月，在李黔冀的建议下，邢台市卫生局组
织5个调查组，再次对自采血问题进行调查。此次调查
发现，自采血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该市县级医疗机构
1999年1～10月份的自采血数量多达三百多万毫升。李
黔冀是调查组成员，并且是调查报告的撰稿人，当时的
混乱情况从他所举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两个农民承
包了一家乡卫生院，每天从石家庄等地找来一些人疯
狂采血，除了血型外不做任何检测，然后贴上邢台血站
的标签卖给周围的医院。
邢台市卫生系统的一位老干部证实了上述情况。

当记者向他询问，当初是否各县都存在自采血的现象
时，这位出言谨慎的老干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点了点
头说：“这是自然现象。”

血液管理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邢台市卫生局又
是什么态度呢？ 1999年12月，《邢台日报》 刊登了一篇
《市献血办负责人就我市采供血情况答记者问》 的文
章，否认血液管理混乱带来的危害。该文称：“邢台市血
站建站以来供出的血液，没有报告输血传染疾病问题
发生⋯⋯外省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质量问题⋯⋯今年
以来，除发现一家医院有一例自采血嫌疑外，没有发现
其他医院有自采血问题⋯⋯”
看到上述掩盖事实真相的报道后，李黔冀于2000

年年初愤然来到北京，向国务院信访办提交材料，反映
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乱的问题。不久，卫生局领导拿着一
份给国务院信访办的答复，来让李黔冀签字。李黔冀回
忆，那份答复中说：“我们知道进山西血有问题，但是目
前没有发现不良后果，我们对山西血进行了检验⋯⋯”
李黔冀当即表示拒绝签字。卫生局领导说：“你不签字，

我们也能这样报上去。”
日前，记者来到邢台市血站，站长贾杨? 恰好出差，副站

长徐北军说，当初进“山西血”时都进行了检测。记者要求查阅
当初的检测资料，徐说，那些资料保密，不能公开。当记者问到
向北京和上海卖血浆、血球一事时，徐说自己去年才来血站，
对此事不了解。徐说，质检科科长宋秀敏在血站工作的时间
长，比较了解过去的情况。而宋秀敏则说，不知道卖血浆、血球
的事。
在邢台市卫生局，记者找到了局长张俊英。张俊英说：“我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邢台血站自成立以来，未发现一例因用
了血站的血导致感染疾病的，包括当初从山西进的血，血站出
去的血没有问题。”他还说：“血站当初从山西进的血液各项资

料齐全，不全的，据我了解没有。”记者问：“当初把血液从山西
运到邢台的途中有没有采取恒温冷藏措施？”张俊英说，这个

情况他不了解。记者又问：“当初邢台究竟向北京和上海供应
了多少血浆和血球？”张俊英表示，这件事他知道，但是时间太
久了，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对于自采血的问题，张俊英说，卫生
局曾多次组织检查，只是在三个县的三家医疗机构发现过几
例自采血液的现象。对于因输血导致艾滋病的问题，张俊英
说，全邢台市只发现过一例这样的病例（即前文提到的王为军
之妻靳昌英）。
然而，记者所掌握的材料却表明，仅在邢台市下属的县级

市沙河市，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就不止一个：
2003年9月3日，沙河市发现一例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该感染者1997年曾在沙河市康泰医院分娩，产后输血200毫
升，血源不详。该感染者现已离婚，经检测，其前夫也已被感
染。

2003年9月17日，沙河市发现一例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该感染者曾于1997年在沙河市康泰医院实施剖腹产，术中
输血400毫升，血源不详。经检测，其丈夫和女儿也已被感染。

2003年9月29日，沙河市发现一例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该感染者1995年曾因手术在邢台矿务局显德旺煤矿医院
输血400毫升，血源不详。经检测，其丈夫也已被感染。
⋯⋯
据记者调查，邢台市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正

在不断增加，今年1～3月份报告的数字就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报
告的数字。
形势如此严峻，邢台市卫生系统采取了哪些预防控制艾

滋病流行的措施？面对记者的提问，该市卫生局疾控科的李科
长沉吟半天，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 （下转第二版）

河北省邢台市血液管理中曾经出现的问题，令人
触目惊心。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若干年，但是，由于艾
滋病的潜伏期长达8～10年，因此，其危害并未随着时
间而走远，而是正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
近年来，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正在越来越多

地在邢台市“浮出水面”，这正是当初的血液管理混乱
所造成的恶果。可以说，邢台市当初埋下的定时炸弹，
现在正在一颗颗地引爆。

然而，时至今日，面对媒体，邢台卫生部门的负责
人仍然信誓旦旦地表示：邢台的血液没有问题，当初

非法购进的“山西血”也没有问题，因输血感染艾滋病
的病例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一例⋯⋯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地区采供

血管理较为混乱，造成了艾滋病在当地的肆虐，河南
即是“重灾区”之一。据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戴志澄介绍，前不久，河南对全省28万曾经有过供血
史的人进行了筛查，结果新发现了2.5万名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
河南的筛查，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是

亡羊补牢，但是仍然不失为是一种务实的、负责任的
举动。而邢台的有关部门又在做何打算？
面对艾滋病的流行，面对曾经的失误，只有正视

现实，抛弃侥幸心理和愚蠢的幻想，认真采取科学、有

效的措施，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减
少艾滋病的流行和危害，而掩盖、否认，则只能使疫情

继续蔓延。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感染者有可能越捂
越少吗？如果一直捂下去，疫情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
在盖子下发酵、膨胀，早晚有一天，盖子要被顶破。
捂盖子，恐怕是为了保帽子。在一些人眼里，无辜

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没有自
己头上的乌纱帽值钱。某些官员有这样一种思维：自
己任内别“出事”。于是，一些问题被一任一任地传下
去，同时也被一任一任地捂下去。在个别“公仆”的价
值观里，国计民生如粪土，百姓生命如鸿毛。
让公众蒙在鼓里，让艾滋病在不知不觉中传播，

其后果极为可怕，这种做法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国
家、对人民极大的不负责任，或者说，是一种犯罪。
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河北省邢台市的情况，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论绝非危言耸听。
掩盖能消灭艾滋病吗？盖子还要捂多久？盖子还

能捂多久？究竟还要牺牲多少生命才能唤醒一份起码
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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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否认血液问题的危害

以上案例，均为患者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那么，本来用于救命
的血液，在邢台为什么变成了夺人性命的“恶魔”？
邢台市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邢台市的血液管理曾经

十分混乱，为艾滋病的流行埋下了隐患。
从1995年9月到1997年1月，邢台市血站违反国家禁止异地采血

的规定，从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先后非法购进670万毫升血液。当
时的情景，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每隔两三天，就会有几
个铁皮箱子从山西运到邢台，血站派汽车从火车站把箱子运回站
里。这些箱子里装的，便是一袋袋的血液。
“山西血”运来以后，立即被贴上邢台血站的标签。这样一来，这
些血液就摇身一变，成了邢台本地采集的身份“合法”的血液了。而
标签上的供血者资料则是随意编造的，比如供血者姓名一项，简直
令人啼笑皆非：王一、王二、王三、邓丽君⋯⋯甚至一些高级官员的
名字也赫然出现在标签上。
血站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上述情况。她告诉记者，这一切

在当时是完全公开的，血站的人都知道。据知情者透露，在那几年，
该血站的本地采血量很小，不足邢台市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量的1/3，
也就是说，当时该市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大部分来自山西。
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血液从人体采集出来以后，必须在30分

钟内放进2℃～4℃的恒温箱（现已改为4℃～6℃），否则便不能再用于
临床。因此，血液的运输必须采取恒温冷藏措施。而血站的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那些“山西血”无论春夏秋冬都是用铁皮箱子装着，
在火车上颠簸将近十个小时运到邢台，血袋上沾满了尘土。这位工
作人员气愤地说：“这样的血液本身就是废血，根本不能用在人身
上！”
由于当时邢台市辖区各县的医疗机构存在非法自采血液的现

象，一些医疗机构不从血站进血，因此，有一部分“山西血”没能发出
去，超过了保存期。据知情者透露，1996年该血站的过期血液多达
2884袋。邢台血站把这些过期的血液分离成血浆和血球，血浆大部
分被卖到了北京用于临床，血球中的一部分卖给了上海一家血液制
品研究所生产血液制品，另一部分被血站的一些工作人员拿回家浇
花———据说这样可以使花长得更鲜艳，其余的则被扔掉了。

1996年年底，邢台血站宣传保卫科工作人员李黔冀找到邢台市
卫生局局长张俊英、副局长董治国反映上述情况，陈明利害，要求卫
生局出面干预。李黔冀当时表示，如果卫生局不采取措施，作为共产

党员，他将逐级向上反映。当天，卫生局党委连夜开会，次日，血站站长晋
怀安被撤职。1997年年初，邢台市血站停止从山西非法购血。
李黔冀说，当时他只是觉得“山西血”质量有问题，无法起到挽救生

命的作用，并没有把此事与艾滋病联系起来。然而，1998年5月29日《中国
青年报》刊登的一则消息让李黔冀感到震惊。该消息报道，山西已发现1

名艾滋病患者和134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132人被确认是通过血
液感染，这些感染者分布在运城、临汾、忻州等地。在这些感染者中，有一
个人从1996年开始，先后在运城、临汾等地卖血数十次。
联想到邢台市血站从山西购血的地点正是运城和临汾，李黔冀顿

感事态严重：山西究竟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卖血？邢台血站非法
购进的“山西血”里有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
于是，李黔冀通过《河北日报》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了内参，反映“山西

血”的问题，并建议对曾经输入过“山西血”的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河北
省有关领导对此作出批示，要求调查。但是，邢台市卫生局在给上级的报
告中却对内参所反映的情况予以全面否认。
山西南部地区的采血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底是什么样子？

“山西血”究竟有没有传播艾滋病的潜在危险？
据了解，90年代中期，邢台市巨鹿县小吕寨曾有上百名村民到山西

南部地区卖血。记者来到小吕寨，找到了几名曾去山西卖血的村民。
村民们说，当时他们在山西都是“单采浆”，即先抽800毫升血液，分

离后，血浆被采集出去，血球输回体内。那些采血点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
忙碌到晚上9点多，而卖血的人则来自四面八方：河南、四川、湖北、山东、
陕西⋯⋯哪儿的人都有，而且很多人是“流动献血”，这段时间在这里，过
些天可能就到别的采血点去了。村民王环（化名）说，那时候，各采血点都
是只在第一次采血时抽血化验，下次再去采血时就只量血压。村民老郑
（化名）说，当时的检查项目主要是肝功能，但是，他们村去山西献血的人
回来以后百分之八九十都染上了丙肝或乙肝，可见，那些检测完全是走
形式。
前不久，记者在山西运城某县采访时，曾接触过若干名艾滋病患

者，他们都是因卖血而被感染的。该县卫生局副局长也证实，当地的上百
名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为卖血时被感染。而邢台市卫生
部门的一位知情人也告诉记者，那些去山西卖血的村民已经有人感染
了艾滋病，并且，邢台已经发现不止一人因输入“山西血”而染上艾滋病。
关于“山西血”，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当时邢台血站在本地每采

集400毫升血液，给献血者的补助是185元，而从山西进血，同样是400毫
升，却要花220元。邢台血站为什么舍近求远购买高价血？其中奥秘也许
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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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河北省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乱，曾有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当初的问题为艾滋病
传播埋下了隐患，近年来，邢台市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病例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与此同时，邢台
下属的沙河市被列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然而，当地卫生部门始终不能正视问题，至今仍否认血祸存在。而且，向媒体和上级反映情况

者遭到打击报复。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对邢台的血液问题和艾滋病
问题进行了调查。

邢台：盖子还能捂多久

图中是山西运城某县两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他
们过去的配偶均已死于艾滋病，现在，二人结为了夫妻。若干
年前，河北省邢台市正是从运城和临汾非法购进了数百万毫
升血液。 张建国 摄


